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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的小说总在絮说琐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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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运河畔的北塘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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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长篇小说《考
工记》讲述的故事很简
单，上海南市一座古宅中
出身的“小开”陈书玉，从
抗战末期由重庆的大学
潜回家中开始，直到文革
结束社会恢复稳定大半
生的平凡生活经历。主
人公和朋友合办过杂志、
合开过小店，后来成为一
名小学教员，直至退休。
迭经中国社会多个历史
节点，他的人生都因默默
无闻、夹紧尾巴做人而波
澜不惊。他早年的玩伴
们也随着大时代的变迁
各自起落：有的参加革命
成为干部，为了讳言早年
的阶级出身而与他们避
而不见，有的从资方少爷
下沉为郊县的农民，有的
则远离上海去了香港。
古宅因战乱逃难而人去
楼空、解放后归公开设街
道小厂、落实政策发还原
主，终于屋斜顶漏而岌岌
可危，主人公大半生居住
在这座颇有来历的古宅
中，但对于古宅本身却近
乎一无所知。他早年的
玩伴、原木器行“小开”大
虞对古宅非凡的身价知
心知意，晚年本意主持修
缮古宅，却没有来得及措
手而悄然去世。

对于社会，主人公是
如此谨小慎微，因为被时
代所裹挟，他甚至也略微
有些懂得迎合。对于人
性本身，他的人生更多的
是顺从，是克制，是忍
受。除了切实可行且极
其孤立的友情，他甚至没
有爱情。他退休的那一
天：“按照惯例，胸前别了
大红绸缎花朵，敲锣打鼓
送他回家。队伍到了引
线弄，看见那壁风火墙，
他便无论如何不让继续
进了。看着他的背影在
窄巷中越走越远，孑然一
身，人们发现，对于这个
共事多年的身边人，错过
了许多了解的机会，谁知
道他经历过或者正经历
着什么呢？”时代洪流里
的每一个平凡人生，哪一
个不是如此卑微得如同
春梦了无痕，又有哪一个
不是如此孤独得形同游
魂呢？

王安忆的小说总在
讲述大时代里的小命运，
也讲大动荡之中的小苟
且。小苟且并不犯什么
错呀，每个平常的人，可
不只能是如此苟且着
吗？因此她的小说往往
没有剧烈的冲突，甚至没
有集中的故事，有的只是
细节，这些貌似琐屑的细

节却构成了一个整体的、
更为宏大的故事，让读者
看到那躁动不安、扭曲演
进中的特殊社会阶段。
这或许也是王安忆小说
的一个特点。也许有人
会认为是一个缺点，认为
小说的结构不很结实，我
认为这是一个优点，一种
臻于化境的无招胜于有
招。作家只是在编结很
多“事实”，她不给你概念
化的东西，甚至不讲述戏
剧化的故事冲突，只是以
日常在表现无意义的生
活。这种写作是了不起
的，其价值不仅仅在于小
说拒绝了集体性的记忆，
它的高级之处更在于，小
说以个体记忆成功表现
出了时代命题。

《考工记》语言的韵
律感、跳跃性，使整篇小
说甚至成为了一首诗。
小说写到有诗的质感，实
在是高级。从短篇小说
《乡关处处》开始，王安忆
小说的语言就带有神
性。这样灵动精致、无可
比拟的语言特色，在小说
写作中不容易见得到。
作家与文字已经合体，这
样的文字是从作家心灵
深处流淌出来的，是从作
家肌体里面生长出来的，
文字与文字之间也是血
脉相连着的，这是大部分
作家可望不可即的地方。

王安忆是严格的写
实主义作家，她强调小说
故事与人物内在的逻辑，
强调生活事实的合理性，
强调细节的真实。这就
如同王安忆本人一再提
及的例子：《断背山》的作
者、美国作家安妮·普鲁

克斯要花很多时间去调
查，以确认“我所描写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
可以有一对白人牧童看
护牧群，这一点是符合历
史事实的”。这其实限制
了作家很多虚构的可能
性，但是一个严谨的作
家，一个具有国际影响也
必将拥有后世影响的作
家，作出这种牺牲是值得
的。好的小说应该比现
实更具真实感，并且高于
现实之上。而当代小说，
很多所谓后现代后先锋
恰恰过分强调了文学主
张、文学风格或过度急于
表达某种思想内涵，而忽
略了生活内在逻辑的合
理性与可能性，致使很多
作品根本站不住脚。可
以预见，王安忆的小说除
了文学本身的价值外，在
日后必定还具有史志意
义上的价值，一定会成为
后人分析现今社会的生
动例证。都说“小说是一
个民族的秘史”，谁说不
是呢，可很多小说肯定达
不到这个高度。王安忆
的小说，是完全够格的。

如果说缺憾，我以为
结尾有点潦草，有点漫不
经心。这似乎是王安忆
长篇小说的一个惯性，如
《长恨歌》的结尾。王安
忆并不是力气不足的作
家，她的文气特别充沛特
别悠长，可是在几个长篇
都出现这一现象，这可能
跟她对开头、中段特别精
心有关。也可能跟她小
说的整体风格有关，因此
结尾如何处理已经并不
重要，或者说这样的小说
也只能是这样来煞尾。

我家原住后祁街顾巷，就是
现在的黄金海岸大厦身处。

后祁街顾巷范围不大，只有
30多户人家，主要原住户为顾
姓，听说也是无锡望族的一支后
裔。后祁街顾巷呈T字形，东西
与后祁街平行，南北连接前蔡墅
巷和后祁街。听说从元明开始，
有一支蔡氏从东乡西仓移居此
地，晚清时买下大量地块，在此大
兴土木，产生了蔡墅巷这个地名。

蔡氏中实业家蔡缄三的先
祖，特别是他的父亲蔡仪庭，曾
任清朝盐务官，返乡后在北塘接
官亭弄，前后蔡家弄，前中后蔡
墅巷等处，购下大量土地和房
产，几乎涉及半条北塘街，故有

“蔡半塘”之称。蔡氏曾出资修
复过北塘大街，因此很有名望。
蔡墅巷范围较大，分前蔡、中蔡、
后蔡，大多为民国建筑。上世纪
六十年代，蔡墅巷居委设在连接
三蔡的弄堂内，高墙深院，看上
去应该是大户人家被公管的房
子。前蔡墅巷和中蔡墅巷在修
建春申路和造江尖大桥时被拆
除，现仅残留前蔡家弄。我家就
在后祁街顾巷T字形的中心，东
面是蔡墅巷小学，原为一高墩，
记忆中墩上原有一块青石大石
碑，当地人称“王大坟”。据曾居
住在附近的一位李姓老人叙说，
原墓前有一块正碑，碑文为“康熙
盐务巡按大人，王敦叙堂，雍正四
年检修”，可见官职不小。此碑在
文革前做九中操场时被平掉。原
墓范围较大，有围墙，墓四角有四
块石碑，平坟时被王氏后人拖去，
据说王氏后人住在崇宁路小河
上。原王坟有一块黄石云纹华表
柱残块，一直在我家花坛边，
1996年拆迁时散失。王坟空地
在文革前建造了蔡墅巷小学，在
挖墙基时曾挖到了王坟的巨形青
石石磕板，因当时没有大型起重
机械，也就没有再挖下去，就直
接在石板上建造教室了。1996
年，后祁街顾巷地区，包括蔡墅
巷小学拆迁，建造黄金海岸大
厦，所幸王坟没有遭劫，现仍在
黄金海岸的停车场东南角，未遭
到破坏和挖掘。

我家向南50米紧连前蔡墅
巷，穿过前蔡墅巷不到一华里，
便是接官亭弄口北塘沿河大街
了。据史料记载，清乾隆皇帝下
江南时，建筑了从高桥到接官亭
的堤岸，并从接官亭弄口至莲蓉
桥的塘岸上铺成石板路，就是现
在的北塘沿河大街，自此通行开
始方便，北塘人烟开始增多。从
接官亭弄口穿过北塘沿河大街，
就来到大运河边，对岸就是江
尖。儿时的记忆中，江尖上堆
满了水缸，层层叠叠，甚为壮
观。记得江尖上还有一家石粉
厂，滑石就堆在旁边，我和小伙
伴还游到对岸拿上两小块夹在
泳裤内再游回来，不能多拿，怕
重了游不动。滑石可写字，磨
平了还可雕刻印章，我还用滑

石雕刻了10多枚大小不等的毛
主席版画像图章，至今保存完
好。有人说，这些印章已经是
文物了，具有收藏价值。

记得北塘沿河大街岸边老
三里桥旁还有一个渡口，当时还
没有建造江尖大桥，摆渡到对岸
只要1分钱，对岸就是无锡米厂
仓库。当时，我和小伙伴到惠
山锡惠公园去玩要抄近路，就
是从这里摆渡到对岸的。摆到
对岸，从米厂仓库沿河穿过李
家浜，便是市一中旁一片空旷
的菜地。记得路旁还有一座水
泥大墓，经过时还有些害怕，过
大墓便是通往惠山的五里香塍
了。六十年代，新运河还未开
挖，因此便可直接到锡惠公园
的大门口了。在锡惠公园玩耍
半天后，为了省钱，便和小伙伴
从通惠路步行返回，记得当时
的吴桥还是大铁桥，桥面是用
木板铺的，勉强只能两辆公交
车对行，汽车经过时，桥面震动
感很明显，直到1965年吴桥才
改造成水泥桥。穿过吴桥，右
拐便进入青石路，再从后祁街
回到家中。所以，从江尖摆渡
到锡惠公园至少要节省一半
的路程，这1分钱摆渡太值了。

从后祁街顾巷向北进入后
祁街，右拐向东南方向，便进入
江阴巷。从我家经江阴巷到大
桥下（莲蓉桥），充其量也就一华
里，沿途的里弄小巷倒不少，有
石灰场弄、泗堡桥弄、牛狮弄、周
狮弄、前竹场巷、后竹场巷。莲
蓉桥是无锡最古老的桥梁之一，
相传建造于唐朝贞观年间，坐落
在北门外古运河上。莲蓉桥两岸
的北大街、江阴巷、北塘沿河也是
无锡改革开放前最繁华的商业
区。这里商铺林立，行人比踵；这
里巷弄深深，迂回相通；这里堪比
上海，夜闪霓虹。这里老字号商
铺比比皆是，分别有仁号炒货店、
时和绸布店、老凤祥金店、大吉春
参药店、状元楼饭店、老三珍熟肉
店、莲蓉书场及旅馆等，还有五金
公司、交电公司、蔬菜公司、果品
公司、照相馆、日杂商店、北塘医
院等，几乎老百姓生活所必须的
一应尽有。更难忘的是莲蓉桥还
是承载我一段人生之路的桥梁。
记得六十年代初，我在五爱小学
上学，莲蓉桥成了我往返学校和
家里的必经之路。我永远忘不了
和同学们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走
过莲蓉桥，有时依着桥栏杆呆呆
地看着桥下古运河水汩汩流淌，
河中东来西往的船舶穿梭而过，
久久不肯离去。我永远忘不了和
同学们在黄泥桥上抛弹子，在笆
斗弄、布行弄中捉迷藏的情景；我
永远忘不了和同学们逃票在莲蓉
书场偷听扬州评话大师王少堂说
书武松打虎的故事。

岁月流逝，古运河依旧，我
这位当时的少年，如今已是花甲
之年，但古运河畔的北塘往事，将
永远在我的记忆中。


